文化走向哪里
——《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》读书心得  何美萍

余秋雨探寻了中华文化形成的根本，从中华文化的脉络中采撷一些精华进行解读，其中有诸子百家思想、哲学、传记、诗歌、绘画、书法、雕刻、小说等等，同时又尤其注重作品背后体现的人格和生命感。
一、文明之根系
文明的形成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，人类生存和传承的方式决定了文明的格局和走向。余秋雨认为，对游牧文明来说，马背是家，帐篷是家，只要远方有水草，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。海洋文明，则永远在向往彼岸。彼岸在何方，可能永远不知道。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，是家庭伦理结构的文明。这三种文明用一个词概括，游牧文明的核心是“远方”，海洋文明的核心时“彼岸”，而农耕文明的核心是“土地”。根子上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、离开直觉太远的东西。
文明的源头和发展遵循着必然的规律，也在偶然的翻滚中演绎着自己的风采。余秋雨认为，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重心归向，有的归向于宗教，有的归向于征战，有的归向于科学，有的归向于政治，有的归向于自然，而中国文化，则归向于艺术。“礼乐”二字是中国文化的主干系统，“乐”是艺术。所谓“礼乐”传统，也就是古代圣哲为中国社会构思的一种“美的宗教”，即用艺术标准来塑造情感模式。在中国文化中，艺、诗、乐等等美学行为，成了情感的终点、人格的终点、社会的终点、精神的终点。
二、艺术之精妙
艺术是一种美化的自然，更是一种净化的灵魂。与艺术面对面，即使不懂，也会有心灵感应。中国艺术与生命哲学最贴近的当属国画和书法，他们敢于用一种单纯的黑墨色为基础，来延绵它的艺术主流。它们与时间和空间融为一体，不分彼此，源远流长。余秋雨说“书法是中国美学的重要图腾。书法又因它的抽象提炼而接通高低的两端，更具有时间上的长度和空间上的广度。”书法在视觉艺术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，用纯黑色表达自己的全部美丽和意境。最高深的书法，也表达着最精妙的哲学，比如《兰亭集序》，形式上的飘逸，骨子里的遒劲，内容上传达出的生死等同之意念乃是哲学的最高境界。
余秋雨认为文学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寓言。寓言的基本结构是象征隐喻，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总体发现，它具备由有限通达无限的可能。写寓言写得最好的当属庄子，庄子能把寓言故事写得简洁如线条，生动如画面，但却深刻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永远没有答案。没有答案，是因为他指向的是生命的根本，探寻的是终极意义，而这使文学和哲学获得了思维尊严和审美尊严。
余秋雨认为文学艺术的最更等级是诗。黑格尔也认为诗是一种解放性的艺术，是最丰富、最自由的一种艺术。音乐与绘画尚不能摆脱感性材料，但诗能够，它是心灵艺术的最高形式，是艺术中的艺术；在另一种意义上，它作为艺术又超越了艺术。我想，诗是极具个性的，它一定深入个体灵魂，只有独立面对宇宙生命，才能通向永恒。同时诗又是极具共性的，它一定表达的是普遍人性和普遍真理，因为“人与人之间，生存环境可以千差万别，但生命哲学却处处想通。”
余秋雨把诗人分为两种，一种是“写诗的人”，看到云，看到水，他就冒出了写云、写水的诗句；还有一种人，他本身就是诗，比他写出来的诗更像诗。正如李煜，他的词善于捕捉最典型的的图像，又善于运用最贴切的比喻，来表达一种苍凉，结果一气呵成，一字难改。这让我们真正领略到：语言越朴素、越从容，就越有底气。世界文字，过巧即伪。
尼采认为，艺术本来就赋有拯救人生的使命的，要为本身没有形而上意义的人生提供一种形而上的意义。尼采还说，艺术是谎言，但是为了生存，我们必须有谎言，依靠艺术的谎言，我们才不至于被真理毁灭。

三、人格之等级
“只有独立的人格，才有自由的思想。”余秋雨特别看重作者、作品的文化人格。文化人格是作品与人格的融合和传达，它有自己的标准和体系，而且往往不容于当时。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人物和作品，都不被当时的时代所认可，是时间，是另一个时代，给予了他们应有的地位。其中，屈原、司马迁、颜真卿即是如此，他们身上散发的人性光辉和文化人格，令人动容。
屈原是纯粹的理想者。因为纯粹，所以不凡。因为纯粹，所以不幸。余秋雨认为理想者的内心必然会有自大的成分，“不自大”的理想者，只是把“不自大”当做一个实现理想的亲民策略罢了。当你没有争取盟友的能力，只是企盼着人们的理解，那么企盼一定落空。我想，这些纯粹的理想者，其实具有足够的智慧，他们已经预见结局是什么，不过，他们从不愿意改变初衷。
司马迁是执著的传承者。他说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。”司马迁心中的“泰山”，就是《史记》，其他一切与之相比，都显得微不足道。余秋雨说，不同的生命方向决定了生命的差别和等级，《史记》是司马迁生命的寄托，体现了他的人格坐标——执著还原一个历史宏图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能堪一切困苦。
颜真卿是忠贞的守护者。颜氏家族，在大义面前挺身而出，同仇敌忾，他们用生命谱写大唐挽歌，用前仆后继的方式造就了一个家族的悲壮和崇高。颜真卿是颜氏家族的精神坐标，他用满腔热血唤醒了一个家族，也震撼了一个民族，他用文人的铮铮铁骨诠释伟大的人格，他用生命捍卫了大唐文化的最后一丝尊严，也为中国文人在政治灾难中的文化人格做出了最高表率。
能流传千古的，肯定不止是文字，一定是文字背后的文脉和人脉。希冀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人格坐标定好，做好，以高尚的人格充盈自己，以美好的人格影响身边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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